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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小说写法的承传与创新
□段崇轩

新时期以来 30 多年的文学发展中，短篇小
说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借鉴、融合、创新的曲折
历程。新时期伊始，它同时面对着四种传统或者
说资源：革命现实主义模式、五四文学思想、西方
现代主义潮流、中国古典小说写法。正是在这种
不断地选择、拓展中，短篇小说才丰富和壮大起
来。而四种文学传统中，古典小说写法居于边缘
的、弱小的位置。但它不绝如缕、生生不息、继承
发展，逐渐成为短篇小说中的重要一脉，涌现了
众多的优秀作家和作品。古典小说传统的“复
苏”，标志着作家文化意识的加强，标志着中国小
说文化品格的重建。

中国古典小说从魏晋产生算起至清末的衰
落，有 1500 年的历史。它源流复杂、衍变剧烈，
内容宏富，写法繁多，堪称博大精深。面对这样
一份文学遗产，本应好好承传和发展，把它转化
成滋养中国当代小说的肥沃土壤。但从五四到

“十七年”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发展中，中国古典
小说的传统却被贴上“封建性”标签，受到了
排斥、压抑。五四文学从西方“拿来”思想和
艺术，建立一种全新的“现代性”文学，自然
功不可没，但它基本割断了同古典文学特别是
小说的历史联系。只有在张恨水等的通俗小说
和张爱玲的都市小说中，可以感受到古典小说
的神韵和笔法。“十七年”文学形成了一套激进
的、完整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模式，古典小说
的写法被打入“冷宫”。但在革命战争题材小说

《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作品中，人们看到了
古典小说传奇手法的“复活”。特别是赵树理，以
通俗化、大众化为旗号，创造性地运用了古典话
本小说和民间说唱文学的表现形式，形成了他自
己的现代说书艺术，创作出了《三里湾》《登记》

《“锻炼锻炼”》等一批优秀之作。古典小说写法

“死而不僵”，暗度陈仓。这两个时期，小说发展
是不全面、不平衡的，无疑与中国古典小说传统
的失落有密切关系。

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两大趋向，一是走向世
界、走向现代，二是回归中国、回归传统。这正是
鲁迅当年提出的，“采用外国的良规”和“择取中
国的遗产”两条新生之路，表现了作家们的一种
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走向现代，中国文学才能
立足于世界格局；回归传统，中国文学才能有自
己的根基和特色。二者的交融，才能有中国文学
光明的未来。在 30 余年的文学发展中，古典小
说传统的继承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80
年代初期，一批古典文学功底丰厚的老作家率先

“变法”，重启了传统小说写法。孙犁 20 世纪 50
年代初就中断了“颂歌式”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
从 1981 年又转向了笔记小说的写作，用 10 年时
间完成了《芸斋小说》31 篇。这些作品或记叙

“文革”经历，或书写新时期见闻，既保持了人事
的真实，又具有笔记的自由，篇幅精短、文笔凝
练、富有情趣，被人称为“新笔记小说”。汪曾祺
对笔记小说同样喜爱有加，用他醇厚、淡雅的笔
墨，既描述过去的生活，如《故里杂记》《钓人的孩
子》等，又改编前人的作品，如《蛐蛐》《樟柳神》
等，点染出一幅幅饱含传统文化韵味的“水墨
画”。林斤澜一辈子苦心探索短篇小说文体，同
样涉足笔记体写法，在《十年十癔》《短篇三树》

《短篇三痴》等系列小说中，精心运用了笔记体的
多种手法，营构出独特的林氏“怪味”。这三位均
是杰出的短篇小说家，他们为短篇小说的民族化
作出了宝贵贡献。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在小说
向何处去的困惑中，“寻根派”小说平地突起，多
位具有自觉文化意识的青年作家，如贾平凹、阿
城、韩少功等，把艺术目光转向地域文化和民间

生活，借鉴传奇、笔记小说的表现形式，形成了一
个向古典小说回归的文学潮流。20世纪90年代
之后，古典小说的写法已不再是某些作家的创作
实验，而成为众多作家的有意识追求。有些作家
一面写他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或现代派小说，一
面又写他的话本小说或笔记小说。而有些作家
则一门心思运用着古典小说的创作方法。尽管
这样的写作势头还不能说蔚为壮观，但也可以说
渐成气候了。代表性的作家有王蒙、劳马、聂鑫
森、孙方友、谈歌等等。古典小说写法已在当下
作家手里，得到了继承和创新，在短篇小说文体
上结出了累累硕果。

中国古典小说从体式上讲主要有四种：章回
体、传奇体、话本体、笔记体。章回体属于长篇小
说，其余三种属于中短篇小说。这几种体式，在
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精微、纯粹、成
熟。作为小说，它们之间自然有共性和交叉，但
更有各自的个性和长项。其品质、功能等并不在
西方小说文体之下。

“传奇”起源于唐代，即唐代流行的文言笔
记。晚唐裴铏有小说集《传奇》，因此得名。作者
大多为文人士大夫。以史家笔法、传奇闻轶事是
它的基本特征。发展到后来，逐渐被认为是一种
小说体式，有艳情、侠义、神怪等多种类型。传奇
既可以视为一种小说体式，也可以当作一种表现
手法，广泛运用在小说创作中。新时期曾涌现过
一批传奇和类传奇小说，既有短篇小说，也有中
篇小说。但作家把它作为专攻文体的情况并不
多，因为一个作家不可能得到太多的传奇题材。
战争题材作品有莫言《红高粱》、李存葆《山中，那
十九座坟茔》等；地域文化与民间生活题材有杨
争光《棺材铺》《赌徒》、贾平凹《美穴地》、汪曾祺

《受戒》《大淖记事》等等。这些作品大抵是历史

题材，情节有强烈的传奇性，具有独特的故事魅
力。

话本小说的出现晚于唐传奇，它滥觞于唐
代，成形于宋代，而完善于明代。宋元话本是
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一座峰巅，它兴起于宋代
城市的平民娱乐场“瓦肆勾栏”中，是民间说
书艺人“说话”的底本。艺人给民众讲述古史
旧事、英雄传奇，讲前都备有底本，在讲述中
又不断修改、完善，形成文字，刻写印刷，遂
成为可供阅读的话本小说。代表性的作品有

“三言二拍”。话本在表现形式上形成了完备的
套路，如贯穿始终的说书人视角和口吻，如小
故事引出大故事的连环结构，故事情节的起承
转合形态，如人物形象多取平凡人物、着重展
示性格命运，如叙事语言的朴素、流畅以及口
语化、民间化等等。它实现了古典小说从文言
到白话的重大转型，从文人、贵族文学到市民
大众文学的“变革”，因此被鲁迅称为“小说史
上的一大变迁”。话本小说在新时期文学之后得
到了可喜发展，重要作品有冯骥才《神鞭》《三
寸金莲》，邓友梅《烟壶》《那五》，林希《相士
无非子》《高买》等。这些中篇小说取材于清末
到民国年间，故事奇特，人物鲜活，有引人入
胜的叙事魅力。谈歌的《穆桂英挂帅》《天香酱
菜》 等短篇话本小说，则取材于近现代的河北
保定城，乡土气息浓郁，时代背景逼真，成为
土色土香的短篇佳制。

笔记小说是一种更古老的体式，兴起于魏
晋南北朝，在唐宋、明清时代都有
较大发展。这一体式兼有“笔记”
和“小说”的双重特征。笔记规定
了写人记事的真实性和自由性，而
小说又要求叙述有故事性和虚构

性，两种特征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事实上，笔
记的真实性已经突破，特别是在当代作家手
里，文言也渐渐演变成了白话。笔记小说是文
人的自发写作，带有自娱性质，因此题材包罗
万象，写法千姿百态。《搜神记》《世说新语》以及
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蒲松龄《聊斋志异》，成
为这种体式的典范作品。新时期30余年来的文
学历程中，笔记小说比之传奇、话本小说，得到了
更快速、强劲的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孙犁等几
位前辈在笔记小说上的成功实践，启发和激励了
众多中青年作家的纷纷效仿。此后，笔记小说的
发展似乎是沿着两条路径挺进的。一条是现代
笔记小说，如王蒙20世纪90年代末期之后的《玄
思小说》《尴尬风流》系列小说，如韩少功90年代
中期到新世纪的《马桥词典》和《山南水北》跨文
体写作，如劳马新世纪后以校园、单位为背景的
讽刺系列小说等，他们切入的都是当下社会人生
的现实生活，又借鉴了现代小说的表现手法，但
文体则是笔记小说式的，颇有点“旧瓶装新酒”的
特点，可以说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成为一种全新
的现代笔记小说。另一条是古典笔记小说，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有贾平凹《商州初录》，阿城

《遍地风流》，李庆西《人间笔记》等，20世纪90年
代之后，有聂鑫森以湖南湘潭为地域背景的古城
系列小说，孙方友以河南陈州、颍河镇为背景的
系列小说，聚焦地域风貌、民间生活、底层民众，
既写历史也涉现实，承传了更多的古典笔记小说
的套路和手法，融入了更浓的传统文化思想和精
神，形成一种新的古典笔记小说。两种写法，各
有特色，相得益彰。

中国古典小说是民族文化的瑰宝，是中国当
代小说的正宗源头，承传和弘扬古典小说的优秀
传统，是振兴当代小说的重要途径。但在这一问
题上，文学体制以及作家们依然重视不够，探索
不力。而年轻一代作家，普遍存在厚今薄古、学
养匮乏的问题。文学的民族化、中国化道路，还
很漫长。

文学批评三人行
□张燕玲

文学传统的当代弘扬

与新世纪10年对文学批评此起彼伏的质疑不同，近年文
学批评颇获赞誉，并显示出从内向外生长的新气象，其勃勃生
机主要来自“70后”（1970年以后生人）青年批评家群体的成长
成熟，其中时常被人提及的是“80后”杨庆祥、金理、黄平的三
人行，三位青年才俊分别就职于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与华
东师范大学，不是同根生，却是同时长；虽各有师承，却相携同
行。三人常常共同署名著文，或对话，或论述，或同会讨论，让
我等老生疑似回到 20 世纪 80 年代文人相重、文学批评多对

“双打”的黄金时代。于是，在业内，“80后三人谈”便成为文学
批评界一件标志性的文学事件，其意义也许会日久弥深，眼前
三人合集《以文学为志业——“80后学人”三人谈》（北京大学
出版社即出），便不止于纪念和佳话了。

“以文学为志业”，不仅仅是明志，也是“三人谈”栏目首期
话题，更是三人相生相应的底色和出发点。如果说在习博期
间，庆祥与黄平就在导师人大程光炜教授带领下重返20世纪
80年代的文学现场，实实在在地重读80年代的文学文本和文
学事件是同门同道的缘分；那么，2009年在常熟范小青研讨会
上，庆祥与金理同居一室，两位作为 《南方文坛》 2008年第
5、6期“今日批评家”的彻夜长谈并相约同行，便是会心后
的文学自觉了。这是一种对自己文学研究事业怀着天职般的
虔敬，视之为个人的生命意义与生活价值；更让人欣喜的是
他们还富有平常心，他们不止一次与我谈到：高校青年教师
生活清苦，要自己过好它，但能从事自己喜爱与理想的谋生
职业已经是幸福了。关于职业与天职的关系，他们有着清醒
的理性自觉。

最早见诸于报刊的三人谈，是《“80 后”写作与“中国
梦”》（上下）发于《上海文学》2011 年第 6、7 期。同年 8 月，在

《南方文坛》与中国现代文学馆、上海作协联合举办的第二届
“今日批评家”论坛期间，我与三人达成共识：《南方文坛》2012
年开辟“80 后”学者三人谈专栏，三人轮流主持。于是，三位

“80后”学人的文学对话就从自我的阅读经验、文学趣味、知识
型构谈起，追问在当下语境中以“文学为志业”的人生蕴藉和
担当使命。在此基础上，对话由近及远，分别论述了“新世纪
历史写作”、“80年代文学”、“社会主义文学”以及“现代文学传
统”、“未来文学备忘录”等系列话题。因为“80 后”的特殊身
份，他们还专门论述了“80后写作与当下中国”的种种话题，从
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全面剖析了“80后”写作的历史和趋向。“三
人谈”不追求统一的批评标准，相反，它在尽可能的限度上展
示了一代人面对共同话题时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思想立场。在
这个思路里，对话在当下与过去，批评与历史研究，个体经验
和普遍知识之间找到了一些交接点，打开了问题，并引起文坛
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赞誉。两年下来，“三人谈”被视作“80后”

批评家登上文坛的标志性事件。
第一次见到安徽才子杨庆祥是2007年年底，我们在桂林

广西师大出版社图书藏品厅举办年度优秀论文颁奖会。在满
室高及屋顶的书卷中，还博士在读的庆祥谦逊平实，一副小鬼
当家的模样。作为获奖者却反客为主，相助会务，一马当先，
稳健干练，真是个勤恳可信赖的小伙子。要命的是，我从此六
七年间便不断“剥削”庆祥，《南方文坛》活动会务、纪要、网络
事物、栏目主持等等，他总是爽快应答，并按时按质按量完成，
耗费了他不少智慧和时间。

当然，他为文出色，曾获“娇子·未来大家”《人民文学》年
度青年批评家等多种奖项。这首先得益于他导师光炜教父般
的引导和关爱，光炜兄还把这种爱心传染给我，以致2006年至
今，《南方文坛》和我便不断得益于他们“重返80年代”及近年

“90年代”的系列研究，他的团队坚实地支持了我，其中庆祥和
黄平便是突出者。庆祥的成名作《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
态——兼及 1985 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南方文坛》
2007年第6期）, 以第二名的高票获得了本刊“2007年度优秀
论文奖”。之后他的系列文章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些作
家、作品、期刊、思潮、事件包括“偶像”进行反思与追问，并举
一反三，以此探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意识形态和学术
体制（包括复杂的文化权力和文化资本），努力厘清作家作品
与时代、社会的复杂关系，实现了他的批评“去魅”功能。近年
更是活跃于文学现场，以有效的文学批评备受关注，我多次听
到他在会上不畏权威的发言，独立内敛而不失锋芒，显示出前
诗人的风骨。曾狂热写诗并获过“80后诗歌十年成就奖”的庆
祥，会常常以诗人之心和诗歌之维写作与研讨，比如他获过的

“南方最佳诗评人奖”，比如他关于欧阳江河的长诗《凤凰》的
评论，就以多重维度间形成的矛盾张力揭示了长诗新的内涵，
以强有力的难度进入强有力的作品文本，并构成有效对话，显
示了庆祥出色的诗心思力，他独有的干练有力而冷静稳健的
文风，以及独特纯正的审美原则和历史洞察力。

2010年初夏，因参加《现代中文学刊》的学术会议，在虹桥
机场见到前来接机的黄平，没料到为《南方文坛》主持过两年
新时期文学“作家访谈”专栏、写就一手雄辩文章的黄平，竟是
如此阳光少年，而且接人待物，既有身为东北汉子的自然爽

朗，也有南方人的细致周详。难怪陈子善先生不仅请他做兼
职编辑，还要为他介绍女朋友。在本刊2011年第3期“今日批
评家·黄平”专辑中，华东师大的倪文尖以书信的方式评述与
褒奖后学黄平，亦师亦友，算是学界佳话。

起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与文化现象的研究，黄
平比较集中于 20世纪 80年代文学以及当下的文学批评、“80
后”文学与青年亚文化等领域的研究。他分别获得《当代作家
评论》《南方文坛》年度奖的《“人”与“鬼”的纠葛——〈废都〉与
八十年代“人的文学”》《从“劳动”到“奋斗”——“励志型”读
法、改革文学与〈平凡的世界〉》《“大时代”与“小时代”——韩
寒、郭敬明与“80后”写作》等佳文，令我们感受到他进行着一
种通过“形势分析”抵达“历史分析”的尝试，他认为有效的批
评，是以文学分析方式真切阐释“中国故事”。从路遥、贾平凹
到韩寒、郭敬明；从《今天》到王朔、王小波、六六，乃至网络文
学，他在做着重新建立“文学”与“历史”关联可能性的努力，尤
其是打通自己的“专业”与自己“生活”的可能性，包括与自己
生活的时代与上海进行深度的学术对话，例如他的《〈蜗居〉、
新人与中国梦》，以及新近发在《南方文坛》的《个体化与共同
体危机——以80后作家上海想象为中心》《巨象在上海：甫跃
辉论》便显示了他这种独特的重返历史现场的方式，并寓同情
理解于审度中。这种深入时代与生活的学术姿态，也许与黄平
丝丝入扣的文本细读有关，与他声情并茂的滔滔雄辩有关，与
他课堂上爆棚的人气有关，或许还与他热爱生活有关，与他身
上的人间烟火和厨艺有关，也许……辽宁青年黄平，不仅有了
真正的学人功力，还有高于同龄人的生活能力，令人欢喜。

如果说庆祥的通达令我亲切，黄平的朗健给人阳光的话，
金理的沉实则让人心静。印象最深的是 2010年 11月会后我
们同行越南，与会者且行且聊，会心与开心之下，大家也略感
金理时而的静默和拘谨。分别不久，收到金理的来信，方知他
刚痛失父亲不久。他痛自己对父亲突发重症一无所知；他痛
自己求学的时间太长，父亲退休还没返沪，自己“连孝敬父亲
的机会都没有”；他痛自己一点准备都没有，不幸临身，“才发
现没有任何经验可以抵御这种伤痛，真的一无可恃”。他只想

“能态度积极一点带着母亲走出阴影”……两年后，有幸见到
金妈妈和他的新娘，已是蔼蔼然充满爱心暖意的日常生活，欣

然中，便以为寻到金理明亮双眼深处的光源，找到他沉静笃实
文字的根须了。

三人中，出道最早的是金理。大三时，他的处女作《繁复
的表意空间》，就经老师张新颖推荐发在《上海文学》2002年第
12期。之后，主笔《文汇报》中短篇小说评议专栏“期刊连线”,
在《小说评论》开“小说的面影”专栏等。我一直欣赏金理从小
处为切口，并渐次撕开扩大的入笔方式。对于性灵笔慧并潜
心研习的金理，新颖君曾向我描述过“老师与学生共处而长
成”的感受，令我感动并羡慕金理有福，前有才情兼备的张新
颖师，后有一代大家陈思和师相携，难怪金理能在闹中自静，
沉潜研习。也是新颖兄推荐并主笔，2008 年第 6 期《南方文
坛》做了“今日批评家·金理”专辑，近10年，金理以不断的文章
获“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7 年度最具潜力新人”提
名。获《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去年，
还在《人民文学》《南方文坛》的年度青年峰会上，独获“2012年
度青年批评家”。我草拟评语如下：金理以丰富的学养、通达
雅正的文风以及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翘楚于“80后”批评家
群落。2012年度，他对现代文脉的接续，对当代文学的时代冲
突和精神困顿，对“80 后”写作的变局,都有深度的思考和洞
见。他精细条理的人文阐释，学术感觉敏锐，论述清通畅达；
他以专注的目光、个性的发现、独立的专业精神，显示了青年
批评家开阔明晰的学术视野与独特沉实的学术潜力。近年，
再见金理，沉静依然，却时有歌声低低传来。是的，到复旦中
文系任教前，先到历史系做博士后研究，追求沟通文史哲、现
代与当下，行文有出处的严谨金理，走过了冬日，虽还慢条斯
理，却已踏歌而行了。

全媒时代，批评何为？浮躁喧嚣中，三人相携，竟不同程
度地找到了自己的“问题意识”，共同追求着一种具有历史性
与文学性的批评；而且，深入文学现场，都入选中国现代文学
馆客座研究员，三人同曲共鸣，彼此欣赏，当下文坛，真的是难
得几回闻。便想，正是春风得意时，三才俊是否对褒奖有足够
的警觉？是否对飘浮的欲望和诱惑有足够的守持？是否对名
利的加减与进退有足够的明察？是否对“志业”有足够的沉静
和耐心？古人说“辨材须得七年期”，人与树的成长亦然，成长
是一辈子的事情。想起庆祥“三人谈·发栏词”的自白：我们和
前辈一样，都不过是“历史的中间物”，或者说不过是一座

“桥”，来路茫茫，去路滔滔。对我们来说，文学既是起源也是
终结：它是我们赖以理解时代、历史和自我最合适的支撑点，
最终也是我们个体生命得以展开丰富的形式。

他们有“历史中间物”的理性自觉，深信也会在文学之路
上清醒而坚实行走。记下这些文字，也算是一种以他们为师
为友的学习机会，一种对三人行的致敬和祝福。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
编审劳洪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4
年3月30日在京逝世，享年91岁。

劳洪，本名熊白施，笔名罗方、罗
隽等。1941 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先后在报刊
上发表小说、散文、杂文、评论数百
篇。小说《隔膜》译有英文版本，被澳
大利亚选入当代中国文学汉语教材。

劳洪同志逝世

四川省作协创联部原主任殷世江
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4 年 4 月 4
日在成都逝世，享年61岁。

殷世江，笔名沙湖，土家族。1975
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2007 年加入
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集《情在感
觉中》《稼穑居随笔》《秋的怀念》《不经
意总是想起你》。散文集《秋的怀念》
获第三届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
作品奖。

殷世江同志逝世

本报讯 广东省中山市沙溪镇是诗人
阮章竞的故乡。在阮章竞诞辰100周年之
际，为推动当代诗歌的繁荣发展，中山市政
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山市文联和
中山市沙溪镇人民政府联合启动了首届中
国“阮章竞诗歌奖”。

“阮章竞诗歌奖”强调诗歌纯正的思想
性和艺术性，拒绝平庸晦涩，鼓励诗歌创

作的独立性和创新精神，寻找具有生命力
的诗歌作品。本次评奖设“诗集奖”和

“专题奖”两项。凡是2012年至2013年间
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发行未曾获任何奖项
的诗集皆可以参评“诗集奖”；在此期间，在
中国大陆公开发表或出版过的以阮章竞为
写作主题的诗集或单篇诗歌，均可参评“专
题奖”。 （欣 闻）

本 报 讯 4 月 12
日，“女性、诗意、青春、
校园——中国当代少数
民族女诗人诗歌朗诵
会”在中央民族大学举
行。中国少数民族作家
学会常务副会长叶梅、
北大访问学者顾爱玲、
蒙古国诗人宝鲁德胡亚
格、《诗歌风赏》主编娜
仁琪琪格等作家、诗人
参加活动。

《诗歌风赏》今年第
一期发了娜夜、沙戈、薛
梅、夏花、林虹、哈森等
人的作品，组成了“少数
民族女诗人专辑”。活
动现场，娜仁琪琪格向
中央民族大学八骏鸣文
学 社 赠 送 了《诗 歌 风
赏》。出席朗诵会的诗
人和八骏鸣文学社成员
朗诵了发表在《诗歌风
赏》上的部分诗歌。顾
爱玲和宝鲁德胡亚格分
别用英语和蒙古语朗
诵了自己的诗作。朗
诵会受到了学生们的
热烈欢迎。

（玉 美）

本报讯 由中国艺术研究
院、中国书协、中国美术馆主办，
中 国 书 法 院 承 办 的“ 自 有 我
在——李胜洪书法展”4 月 10 日
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此次展览共展出作品 80 余
件，均是李胜洪近年来创作的精
品力作，包括信手拈来的随笔札
记、有感而发的自作诗，以及主张
书法与生活环境对接的探索性作
品，还有在陶、木、铁、石等不同材
质上的书写实践。其作品视觉差
异巨大，充分体现出“致广大而尽
精微”的创作理念。他的书法在
传统根脉上不断挖潜与涵养，大

开大阖中蕴藏着典雅朗逸之风，
“用笔驰骋痛快，寓巧于拙，结构
开张俊逸，跌宕有致，章法随形就
势，妙造自然”，给人一种清新潇
洒的审美感受。

据了解，此次书法展的命名
出自石涛的“我之为我，自有我
在”，显示出李胜洪在传统书法与
当代艺术之间的学术探索与思
考。展览诠释了思想与技术、形
式与内容、传承与创新、历史与未
来等关系，传达了新的学术理念，
也为当代书坛带来一种新的气
象。展览将于4月22日闭幕。

（黎 华）

李胜洪书法展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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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阮章竞诗歌奖”启动
本报讯 近日，陈奕纯艺术

馆落户岳阳。
陈奕纯不仅是一位散文家，

还是一位书画家，兼任中国散文
学会作家书画院院长。陈奕纯在
开馆仪式暨“岳阳楼文艺讲坛”
上从创作角度出发，讲述自己的

创作历程，并现场展示自己的多
幅画作。陈奕纯擅长中国画创
作，其展示的工笔画《霞光》获
得现场观众的称赞。其写意花鸟
山水画大气磅礴，恣意潇洒，功
底深厚。

（欣 闻）

陈奕纯艺术馆落户岳阳

本报讯（记者 王觅） 由世界知名导
演吉尔伯特·德弗洛执导的国家大剧院版
歌剧《纳布科》将于4月24日至27日在“国
家大剧院歌剧节·2014”的舞台上再度上
演。近日，“乘着金色的翅膀——走进威尔
第歌剧《纳布科》”经典艺术讲堂在大剧院
举行，剧中男主人公纳布科扮演者、男中音
歌唱家袁晨野与钢琴家张佳林展开精彩对
话，围绕该剧的创作特点、演出阵容、排练
花絮、版本比较等内容进行了全面解读。

袁晨野谈到，威尔第的歌剧对男中音
来说颇具挑战性。以前的男中音都是从属

地位的，而威尔第给了男中音更多深度和
新的诠释，男中音也因为威尔第焕发了更
大的光彩。他表示，自己去年参加过《纳布
科》首演，但此次复排还是需要多加练习，
与导演、指挥和剧中其他演员进行更好的
配合。据张佳林介绍，《纳布科》是威尔第
首部真正意义上获得成功的歌剧。170年
前，年轻的威尔第在事业和生活上都受到
了一些打击，非常沮丧。偶然他被歌词

“飞翔吧思想，乘着金色的翅膀”所吸引，
并受邀创作了《纳布科》，给战争时期的意
大利人带来了巨大鼓舞和希望。

威尔第歌剧《纳布科》

将再登国家大剧院


